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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外
地
旅
遊
，
不
說
地
震
戰
火
那
些
天
災
人

禍
險
地
，
就
是
意
大
利
等
小
偷
如
毛
的
國
家
，

都
不
免
談
虎
色
變
。

加
拿
大
治
安
也
好
不
了
，
而
且
破
案
率
奇

低
，
親
友
中
，
有
車
尾
給
爆
竊
，
有
給
強
搶
過

手
袋
，
報
了
案
，
都
沒
下
文
，
這
個
被
譽
為
全
世
界

最
宜
居
住
的
地
方
，
就
得
要
重
新
解
說
：
不
過
好
在

室
內
環
境
理
想
，
只
要
你
對
花
粉
沒
敏
感
，
望
出
窗

外
，
還
能
享
受
大
自
然
美
景
，
但
是
說
來
說
去
，
還

是
安
坐
家
中
，
足
不
出
戶
最
好
。

說
日
本
人
最
守
公
德
又
自
愛
，
人
人
規
行
矩
步
，

彬
彬
有
禮
也
已
成
為
歷
史
了
，
不
知
是
不
是
人
窮
起

盜
心
，
經
濟
下
滑
之
後
，
搶
劫
案
都
與
年
俱
增
；
大

阪
親
友
說
，
心
齋
橋
白
天
人
來
人
往
，
個
個
君
子
，

好
不
熱
鬧
，
誰
知
太
陽
下
山
後
，
黑
道
白
道
傾
巢
而

出
，
又
是
另
一
個
見
不
得
光
的
世
界
。

久
居
巴
黎
的
朋
友
也
開
始
厭
倦
他
們
的
浪
漫
城

市
，
治
安
不
好
，
何
來
浪
漫
！
試
想
想
，
往
日
單
身

一
個
人
，
結
伴
兩
個
人
都
好
，
早
上
黃
昏
繞
㠥
塞
納

河
散
步
，
行
到
任
何
角
落
，
都
像
看
到
太
陽
月
亮
一

樣
看
到
艾
菲
爾
鐵
塔
，
永
遠
不
愁
迷
路
；
看
日
出
，

看
日
落
，
看
河
上
來
往
遊
船
，
何
等
抒
情
寫
意
；
怎

會
想
到
今
日
有
人
亮
刀
閃
出
來
要
錢
那
麼
殺
風
景
！

其
實
就
是
風
平
浪
靜
時
，
有
些
巴
黎
人
浪
漫
得
來

也
不
可
愛
，
比
如
早
已
聞
名
可
以
容
許
狗
有
狗
權
到
處
拉
便

便
，
弄
到
滿
地
七
彩
，
就
嚇
怕
過
不
少
抱
㠥
湊
香
榭
麗
舍
熱
鬧

而
來
的
外
地
遊
客
，
今
日
情
況
好
轉
還
是
更
壞
，
問
來
自
巴
黎

的
法
國
朋
友
，
都
尷
尬
得
臉
上
泛
起
玫
瑰
。

多
年
前
淺
遊
巴
黎
時
，
短
短
一
個
月
，
就
看
過
幾
次
洋
漢
沒

買
票
就
跨
閘
進
地
鐵
，
這
樣
的
﹁
浪
漫
﹂
像
滿
地
狗
便
一
樣
，

在
香
港
就
少
有
發
生
︵
近
年
香
港
遛
狗
的
人
，
都
為
狗
狗
攜
備

廁
紙
清
水
，
十
分
自
動
自
覺
，
重
視
公
德
︶。
不
過
法
國
朋
友
都

說
那
些
不
是
法
國
人
，
是
其
他
歐
西
國
家
新
移
民
，
不
是
他
們

法
國
人
。
失
去
浪
漫
，
治
安
又
不
好
，
巴
黎
已
非
昔
日
巴
黎
。

百
家
廊

朵
　
拉

外遊難求安樂土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早
前
創
作
部
舉
辦
了
一
個
賣
橋
會
，
整

個
部
門
的
編
劇
都
要
參
加
，
每
組
要
創
作

一
個
劇
集
題
材
，
編
劇
可
以
個
人
單
位
或

最
多
兩
個
人
為
一
組
合
，
同
組
兩
人
必
須

為
同
職
級
，
即
是
初
級
編
劇
只
能
跟
初
級

編
劇
同
組
，
因
為
以
防
編
劇
與
較
高
職
級
的
編
劇

或
編
審
同
組
時
，
編
劇
會
懾
於
編
審
的
威
勢
，
而

不
敢
開
聲
發
表
意
見
。
整
個
部
門
合
共
有
幾
十
條

橋
，
各
自
輪
流
在
會
上
表
述
。

這
類w

orkshop

在
舊
公
司
幾
乎
每
年
都
會
舉

辦
，
一
般
都
是
待
大
家
表
述
完
，
再
由
上
級
作
出

篩
選
，
看
看
哪
些
橋
是
可
行
的
。
但
這
次
的
做
法

頗
特
別
，
在
場
所
有
人
士
都
有
份
給
予
評
分
，
而

與
會
者
除
了
創
作
組
的
編
劇
之
外
，
還
邀
請
了
幾

位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
來
自
不
同
部
門
的
同
事
出

席
。
現
場
所
有
人
士
分
成
兩
大
組
，
分
別
為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組
及
二
十
五
歲
以
上
的
元
老

組
，
結
果
發
現
兩
組
之
間
存
㠥
頗
大
差
異
。

首
先
，
年
輕
組
與
元
老
組
編
劇
所
構
思
的
題

材
，
已
經
有
㠥
很
顯
著
的
分
別
。
年
輕
組
傾
向
一

些
類
近
網
絡
遊
戲
、
大
屠
殺
、
較
具
官
能
刺
激
的

故
事
；
而
元
老
組
則
較
為
偏
向
描
寫
人
性
、
論
述

人
生
的
課
題
上
。
而
兩
組
在
評
分
上
，
亦
出
現
同

樣
的
差
異
，
有
部
分
題
材
，
有
人
給
予
好
高
的
分

數
，
但
亦
有
人
給
予
極
低
分
。
換
言
之
，
其
中
一
組
很
喜
歡

的
題
材
，
另
一
組
可
能
完
全
不
感
興
趣
。

不
得
不
承
認
，
年
齡
上
的
差
異
確
實
會
影
響
觀
眾
的
口

味
，
公
司
針
對
的
市
場
不
是
傳
統
的
師
奶
觀
眾
，
所
以
當
然

要
清
楚
新
一
代
年
輕
人
的
口
味
。
不
過
，
即
使
了
解
了
年
輕

人
的
口
味
，
我
們
是
否
就
要
完
全
跟
從
呢
？
其
他
沒
有
得
到

高
分
的
題
材
，
是
否
就
不
能
成
為
一
齣
好
戲
？
有
些
劇
種
單

憑
幾
句
簡
單
的
描
述
，
未
必
會
覺
得
很
吸
引
，
好
像
電
影

︽
春
嬌
與
志
明
︾，
故
事
一
句
講
完
，
就
是
描
述
兩
個
煙
民
相

戀
的
故
事
。
如
果
單
聽
這
個
故
事
題
材
，
我
真
懷
疑
會
有
多

少
人
覺
得
有
興
趣
。
但
結
果
此
片
票
房
與
口
碑
俱
佳
，
吸
引

了
不
少
年
輕
觀
眾
，
是
二
○
一
二
年
香
港
華
語
電
影
票
房
的

季
軍
，
並
得
到
電
影
金
像
獎
最
佳
編
劇
獎
，
之
後
還
開
拍
了

續
集
。

年
輕
的
編
劇
剛
入
行
，
樣
樣
都
想
有
突
破
，
大
膽
地
提
出

各
類
具
爭
議
的
題
材
，
這
絕
對
是
件
好
事
。
不
過
，
如
果
當

這
些
題
材
涉
及
社
會
道
德
時
，
我
們
必
須
加
倍
小
心
，
不
可

以
一
味
只
為
了
迎
合
觀
眾
的
口
味
。
電
視
台
作
為
一
個
傳
播

媒
體
，
需
要
肩
負
起
社
會
責
任
。

早
前
接
受
母
校
校
報
訪
問
時
，
我
問
起
這
班
年
輕
人
對
新

電
視
台
有
甚
麼
期
望
？
想
看
甚
麼
劇
集
？
有
一
位
正
修
讀
新

聞
傳
播
學
系
的
學
生
表
示
，
他
覺
得
現
今
的
電
視
劇
好
假
，

如
果
換
了
他
是
編
劇
，
他
會
創
作
一
個
故
事
，
劇
中
主
角
由

頭
奸
到
尾
，
他
認
為
這
樣
才
具
真
實
感
。
我
不
否
認
，
過
往

那
種
好
人
有
好
報
、
惡
人
有
惡
報
的
劇
情
，
確
實
是
有
點
陳

腔
濫
調
，
過
於
老
套
。
可
是
如
果
因
為
這
樣
，
我
們
就
拍
攝

一
套
以
殺
人
放
火
、
作
奸
犯
科
為
題
材
的
劇
集
，
劇
中
人
到

最
後
更
無
需
負
上
任
何
刑
責
。
我
想
這
套
劇
必
定
會
是
港
劇

中
的
一
個
新
突
破
，
但
我
實
在
不
敢
想
像
這
劇
會
為
觀
眾
帶

來
甚
麼
影
響
，
我
們
未
來
社
會
會
否
都
變
成
這
個
模
樣
。
年

輕
一
輩
有
好
多
新
思
維
，
能
夠
給
我
們
這
群
元
老
組
帶
來
新

衝
擊
和
火
花
，
不
過
還
須
慎
重
選
材
。

讀
者
如
果
也
想
參
與
題
材
甄
選
的
評
分
，
將
會
有
機
會
，

詳
情
可
留
意
﹁
香
港
電
視
﹂
面
書
上
的
網
頁
。

甄選題材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張
㟞
枝
，
近
三
十
年
前
香
港
基
本

法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同
事
。
他
又
是
大

東
電
報
局
的
職
工
會
主
席
。
我
們
只

是
泛
泛
之
交
，
我
只
知
道
他
業
餘
喜

歡
攝
影
，
想
不
到
他
卻
是
與
我
同
在

香
港
︽
文
匯
報
︾
寫
專
欄
的
同
行
。

近
日
他
把
︽
正
三
奇
集
︾
影
印
本
寄

贈
。
我
正
奇
怪
這
個
︽
正
三
奇
集
︾
的
作

者
是
誰
，
翻
開
內
頁
，
才
知
道
是
他
。
原

來
他
的
興
趣
是
多
方
面
的
，
既
喜
歡
舞
文

弄
墨
，
也
喜
歡
旅
行
，
這
和
我
算
是
同

好
。張

兄
自
稱
﹁
通
識
較
為
豐
富
﹂，
所
以

文
字
涉
及
﹁
軍
事
國
際
戰
略
，
外
交
關

係
、
勞
資
關
係
和
自
然
環
保
等
方
面
。
他

說
寫
作
涉
及
國
際
和
外
交
，
所
以
要
用
筆

名
來
﹁
掩
飾
身
份
﹂。

我
在
本
報
早
年
所
寫
的
專
欄
，
用
的
也

是
筆
名
。
寫
科
學
小
品
用
﹁
李
化
生
﹂，

即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有
關
的
知
識
是
也
。
後

來
寫
教
育
修
養
等
小
品
，
則
用
﹁
黃
信
今
﹂，
不
知
甚

麼
時
候
，
開
始
用
正
名
。
特
別
是
寫
政
治
評
論
，
文

責
自
負
，
觀
點
鮮
明
，
就
不
必
遮
遮
掩
掩
也
。

讀
張
兄
的
雜
文
，
頗
引
起
幾
十
年
前
的
回
憶
，
他

的
一
篇
︽
桂
林
雜
絮
︾，
大
概
寫
的
是
近
四
十
年
前
的

情
景
。
那
時
候
港
人
步
過
羅
湖
橋
進
入
深
圳
時
，
的

確
是
有
點
﹁
心
震
﹂
的
心
情
。
張
文
說
，
在
深
圳
的

解
放
軍
，
個
個
似
乎
都
黑
口
黑
面
，
﹁
左
問
問
，
右

嚇
嚇
，
這
樣
的
態
度
旅
客
覺
得
滿
不
是
味
兒
﹂。

他
到
了
廣
州
，
覺
得
﹁
車
少
人
多
，
公
共
汽
車
擠

迫
程
度
相
信
可
稱
世
界
第
一
﹂

，
﹁
三
十
多
座
位
的

老
爺
車
竟
能
塞
進
一
百
多
人
﹂。
現
在
呢
，
廣
州
是
今

非
昔
比
了
。
穗
城
是
車
多
人
多
，
堵
車
在
全
國
大
城

市
中
，
不
是
排
第
二
也
是
第
三
呢
。

但
無
論
如
何
，
張
兄
的
家
國
之
戀
，
是
抹
不
掉

的
。
他
寫
道
：
﹁
那
壯
麗
的
山
河
，
那
樸
實
寧
靜
的

農
民
生
活
，
歷
久
不
忘
。
回
到
香
港
那
煩
囂
緊
張
的

生
活
，
一
時
之
間
難
以
習
慣
。
﹂

由
於
張
㟞
枝
曾
是
職
工
會
主
席
，
他
對
工
會
角
色

也
有
獨
特
見
解
。
他
認
為
香
港
工
會
政
治
色
彩
的
濃

淡
，
存
在
㠥
許
多
內
在
及
外
在
的
因
素
，
尤
以
宏
觀

性
的
外
在
因
素
影
響
較
大
，
看
來
他
的
觀
察
頗
有
深

度
。

張㟞枝文集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小
豆
島
是
瀨
戶
內
海
的
第
二
大
島
，

也
是
日
本
創
世
神
話
中
屬
於
首
批
出
現

的
島
嶼
。

﹁
小
豆
島
﹂
這
個
名
字
的
本
意
是
指

紅
豆
，
但
指
為
﹁
大
豆
﹂
會
更
恰
當
，

因
這
裡
是
著
名
的
醬
油
生
產
地
，
在
島
上

的
南
邊
有
一
條
醬
油
街
，
集
中
了
好
幾
間

製
造
醬
油
的
老
舖
，
還
有
可
以
入
內
參
觀

的
，
甚
至
有
醬
油
味
的
軟
雪
糕
售
賣
。

小
豆
島
的
另
一
種
名
產
是
橄
欖
。
島
上

有
好
些
橄
欖
園
，
有
些
更
是
觀
光
農
園
，

初
秋
的
時
候
還
可
以
體
驗
收
割
的
過
程
。

其
中
小
豆
島
橄
欖
公
園
有
四
點
五
公
頃
的

橄
欖
園
，
免
費
參
觀
。
園
內
景
色
優
美
，

走
累
了
可
以
隨
意
坐
下
看
海
，
是
一
個
不

錯
的
觀
光
點
。

島
上
有
一
條
﹁
天
使
之
路
﹂，
傳
說
戀
人

們
能
一
起
走
過
會
有
美
滿
的
結
果
，
但
它

可
不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開
放
。
這
條
﹁
天
使

之
路
﹂，
其
實
是
連
接
前
島
與
余
島
︵
小
豆

島
本
島
以
外
的
小
島
︶
的
一
條
砂
路
，
路
只
會
在
潮

退
時
才
能
見
到
和
走
過
，
潮
漲
的
時
候
整
條
路
都
會

被
海
水
浸
過
，
不
能
在
上
行
走
。
所
以
基
本
上
要
在

小
豆
島
住
一
個
晚
上
，
還
要
配
合
退
潮
時
間
，
才
可

以
看
到
﹁
有
路
﹂
和
﹁
沒
路
﹂
的
兩
種
景
況
。

寒
霞
溪
位
於
小
豆
島
的
中
心
地
帶
，
這
裡
被
選
定

為
日
本
三
大
溪
谷
之
一
，
是
秋
天
觀
賞
紅
葉
的
最
佳

地
方
。
春
遊
寒
霞
溪
，
卻
另
有
一
番
體
會
。
這
裡
可

以
坐
空
中
纜
車
，
從
山
腳
到
山
頂
只
需
要
五
分
鐘
，

兩
邊
都
是
聳
立
的
岩
石
，
前
邊
是
瀨
戶
內
海
，
沿
途

可
以
飽
覽
溪
谷
風
景
，
只
嫌
時
間
太
短
！

其
實
，
要
真
正
感
受
寒
霞
溪
風
景
之
美
，
最
好
還

是
兩
目
、
雙
腿
並
用
。
所
以
，
我
選
擇
了
步
行
下

山
，
四
十
五
分
鐘
的
步
程
，
可
以
欣
賞
溪
谷
的
﹁
表

十
二
景
﹂，
絕
對
超
值
！

橄欖與醬油小島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由
樂
器
裡
奏
出
來
的
聲
音

是
奇
妙
的
，
那
麼
多
種
樂

器
，
聲
音
都
不
同
，
那
麼
多

人
彈
奏
同
一
種
樂
器
，
為
甚

麼
就
只
有
那
麼
幾
個
人
，
能

奏
出
讓
人
感
動
的
旋
律
，
其
他
就

不
能
？
同
樣
的
樂
器
，
同
樣
的
樂

譜
，
同
樣
的
技
巧
，
為
甚
麼
有
人

成
為
大
師
級
演
奏
家
，
其
他
人
就

只
能
默
默
成
為
樂
團
的
一
分
子
？

為
甚
麼
馬
友
友
用
大
提
琴
奏
出

德
伏
札
克
的
協
奏
曲
時
，
就
可
以

感
覺
到
聲
音
裡
面
透
出
的
鄉
愁
，

其
他
大
提
琴
手
拉
出
來
的
聲
音
就

感
覺
不
出
呢
？
為
甚
麼
郎
朗
的
手

放
到
鋼
琴
鍵
上
，
彈
奏
黃
河
時
，

濃
濃
的
鄉
愁
就
會
從
聲
音
透
出
，

讓
聽
眾
感
受
得
到
，
而
那
麼
多
很

會
彈
鋼
琴
的
人
卻
彈
不
出
鄉
愁
的

聲
音
？

是
不
理
解
樂
曲
？
未
能
體
會
樂

曲
的
原
意
？
不
能
把
自
己
的
感
情
投
入
演
奏

之
中
？
怎
樣
才
能
把
感
情
投
入
樂
器
裡
，
才

能
演
奏
出
令
人
感
動
的
聲
音
？
這
種
投
入
，

是
天
生
的
，
還
是
後
天
可
以
培
養
的
？
從
世

上
有
那
麼
多
的
樂
團
，
而
只
有
那
麼
些
演
奏

後
，
答
案
是
明
顯
的
，
要
讓
樂
器
奏
出
感
動

人
心
的
聲
音
，
那
種
感
情
的
投
入
，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
後
天
的
努
力
，
只
是
讓
技
巧
更
成

熟
而
已
。

我
在
講
述
特
寫
寫
作
的
課
程
時
，
每
年
都

有
災
難
發
生
，
我
都
讓
學
生
就
事
件
寫
篇
特

寫
作
業
，
寫
得
好
的
，
會
讓
人
有
親
臨
其
境

的
感
受
，
寫
得
不
好
的
，
像
是
把
一
推
數
據

列
出
而
已
。
我
就
對
學
生
說
，
要
把
感
情
投

入
事
件
裡
，
感
受
那
些
苦
難
，
再
抽
離
出

來
，
寫
出
來
的
特
寫
，
才
有
感
動
人
心
力

量
，
讓
讀
者
從
文
字
裡
聽
到
受
難
者
的
聲

音
。
不
過
，
能
做
到
的
，
一
班
也
只
有
一
兩

個
人
而
已
。

發
出
聲
音
人
人
都
會
，
但
如
何
發
出
令
人

感
動
的
聲
音
，
似
乎
是
一
門
學
問
。

感人的聲音
興　國

隨想
國

前
段
時
間
是
張
國
榮
逝
世
十
周
年
，
本

地
乃
至
外
地
﹁
榮
迷
﹂
自
發
性
搞
了
一
系

列
活
動
，
紀
念
一
代
巨
星
，
以
致
有
人
斥

之
為
﹁
市
場
炒
作
﹂
而
狂
批
偶
像
文
化
。

當
然
，
他
也
被
網
民
狂
批
。

說
到
流
行
文
化
，
很
多
傳
統
士
大
夫
會
嗤
之

以
鼻
，
覺
得
這
是
很
消
費
、
很
膚
淺
的
東
西
，

卻
沒
想
到
，
正
因
為
它
﹁
膚
淺
﹂，
才
令
一
般
人

都
可
以
接
近
和
接
受
，
並
廣
為
流
傳
，
也
更
具

影
響
力
。

其
實
，
流
行
文
化
和
流
行
偶
像
跟
民
主
政
制

發
展
是
分
不
開
的
。
在
香
港
，
民
主
政
制
發
展

的
路
並
不
長
，
但
逾
半
世
紀
的
自
由
經
濟
實
體

和
開
放
型
社
會
，
令
流
行
文
化
或
偶
像
文
化
得

到
自
由
發
展
，
並
一
直
豐
富
㠥
市
民
的
生
活
，

也
在
慢
慢
地
開
啟
人
們
封
閉
的
思
想
。

無
論
是
對
親
人
的
懷
念
，
或
是
對
偶
像
的
紀

念
，
既
是
人
的
天
性
，
也
是
自
由
的
選
擇
，
社

會
正
是
通
過
對
逝
者
的
重
視
中
帶
出
生
命
的
意

義
，
人
們
也
在
對
故
人
的
紀
念
中
抒
發
了
情

感
。
很
多
新
的
觀
念
正
是
在
這
種
自
由
表
達
、

輕
鬆
呈
現
的
流
行
文
化
土
壤
中
為
人
接
受
或
被
人
淘
汰

的
。所

以
，
美
國
的
︽
時
代
︾
會
久
不
久
就
來
一
個h

eros
and

icons

之
類
的
﹁
最
具
影
響
力
人
物
選
舉
﹂，
選
中
的
人

物
除
了
擁
有
實
權
和
財
富
的
政
商
領
袖
外
，
還
有
相
當
的

演
藝
或
運
動
明
星
、
藝
術
家
，
乃
至
柔
弱
如
十
五
歲
巴
基

斯
坦
女
學
生
馬
拉
拉—

—

她
因
為
批
評
塔
利
班
政
府
而
被

暗
殺
，
以
及
我
們
的
第
一
夫
人
彭
麗
媛
女
士
等
。

但
是
，
同
樣
是
風
格
相
似
的
新
聞
性
周
刊
，
香
港
︽
亞

洲
週
刊
︾
的
﹁
年
度
影
響
力
者
﹂
推
選
的
往
往
是
政
壇
領

袖
或
百
位
華
商
。
這
顯
然
不
僅
僅
是
主
編
及
其
團
隊
的
好

惡
，
當
然
有
雜
誌
定
位
和
市
場
取
態
的
問
題
，
但
令
人
看

到
的
是
一
種
文
化
的
分
野
和
觀
念
上
的
反
映
。
就
是
說
，

即
使
在
經
濟
已
高
度
發
達
的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社
會
，
我
們

還
沒
有
學
會
輕
鬆
和
幽
默
，
還
沒
意
識
到
﹁
軟
實
力
﹂
的

影
響
力
。
我
們
都
關
心
國
家
前
途
和
命
運
這
樣
的
大
事
，

卻
往
往
忽
略
了
個
人
人
格
成
長
的
﹁
小
故
事
﹂。

其
實
，
在
和
平
時
期
，
大
眾
心
中
的
﹁
時
代
英
雄
或
偶

像
﹂
不
一
定
要
有
實
槍
實
彈
，
而
只
是
一
場
觀
念
的
變
革

和
觀
點
的
刺
激
，
它
們
說
出
人
們
心
底
的
話
，
撫
慰
了
人

們
空
虛
的
心
靈
。

偶像和權威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本來對咖啡沒有特別感覺，檳城人習慣泡一壺
咖啡，從早喝到晚，見媽媽一天喝數杯黑咖

啡，覺得不可思議。這黑色飲料究竟具有何等不
為人知的魅力呢？為何大人們在三餐與點心時間
皆和㠥咖啡一起餐飲，卻又不鼓勵小孩倣傚。明
知好奇心會殺死那隻貓，卻生出偷偷去嘗試的慾
望。咦！味道並非想像中甜美可口，因是偷喝，
大口吞嚥，嘴巴裡的具體感覺是苦澀。
「這叫好喝？」心裡湧現疑惑。不經世事滄

桑，故爾不明白中年人的飲食口味。
長期眷戀一種飲料，叫白開水。事實上至今它

仍然在所有飲料當中佔上風，鍾情排行榜上列名
榜首，始終不曾墜跌。
盈滿璀璨陽光的青春歲月，有個如今落戶東馬

沙巴的作家在給我的藍色信箋上書寫㠥這樣一個
句子：「人生就像嚼口香糖，淡也有淡的滋味。」
討厭嚼口香糖的人，嘴巴不停蠕動，沒一刻靜

止，咀嚼的人津津有味，旁觀者卻看出一種輕浮
的姿態，宛如一坐下便忙碌在搖腳的人，那不停
搖晃的姿勢落入旁人眼裡，留下性格不穩重的印
象。但是，對下一句「淡也有淡的滋味」頗有好
感，覺得很有意思，嘗試自白開水中尋找清淡滋
味。
回憶起來有點像編造出來的故事，竟是在懷孕

的時候，悄悄戀上咖啡。

至今仍然記得一份報告：1980年的某個醫學研
究結果顯示，一群被餵以大量咖啡的懷孕老鼠，
生下缺了腳趾的小老鼠，過後一些研究也發現，
愛喝咖啡的孕婦可能早產或生下體重不足的嬰
兒。
矛盾的是，平日對咖啡不屑一顧的我，居然在

懷了孩子後，強烈地戀棧咖啡。愛情是一種沉溺
於意亂情迷的近似瘋狂的感覺，不懂節制地一天
一杯尚嫌不足。為滿足自己貪婪的口慾，有空就
四處搜羅各種適當和不適當的，甚至粗糙拙劣的
藉口：肚子餓、口渴、疲累、愛睡等等讓人一聽
便知是遮掩不住的謊言。那個年代沒電腦，更沒
面書，住的地方是小鎮，不太清楚有沒有孕婦的
不良反應是嘔足十個月，從開始懷胎到孩子出世
為止。因無法喝下除了咖啡之外，包括原本心頭
最愛的白開水及其他不論優良或不良的飲料。獲
得的結果是，一般孕婦在大㠥肚子時體重增加，
戀上咖啡的孕婦卻每次見婦科醫生就被催促「吃
多一點，你太瘦了。」
身邊的女性朋友都很羨慕，日日為瘦身減肥煩

惱的她們，從此陪我天天喝咖啡。奇特之處是對
孕婦效果顯著的咖啡瘦身法，在她們身上，看不
見奇跡出現。
喝了280天的咖啡後，女兒出世，已經懷上「咖

啡癮」的媽媽並沒有即刻和咖啡分手，只是不再
像懷孕時候，想念情人般地熱切渴望，偶爾也還
沖杯香氣騰騰的熱咖啡來調劑生活中的「平淡滋
味」。
因此就以為嗜喝咖啡的其實是嬰兒，不是孕

婦。
然而，兩個女兒從小到大，對咖啡嗤之以鼻，

縱然各種飲料越來越多選擇，弱水三千，她們只
取白開水。
反而是年齡老大的媽媽缺乏自制能力，居然目

眩神迷被品味格調一流的咖啡電視廣告誘惑了

去。那麼漂亮的畫面，那麼動聽的音樂，那麼美
麗的明星，那麼悅耳的廣告說詞。於是情不自禁
在空暇時候，看書時候，思考時候，甚至想一個
人安安靜靜甚麼都不想做的時候，便自動自發去
沖泡一杯咖啡。
裊裊的咖啡香氣，在憂傷倉皇或失望沮喪時

刻，具有撫慰作用，並可暫時驅走寂寞和孤獨，
有助推搡黯淡困頓的心緒。咖啡香味浮游的空氣
中，往往充滿歲月靜好的從容自在。
約會朋友時，嘴裡不由自主吐露心裡的選擇：

「一起去喝杯咖啡吧。」於是，在熱氣騰騰的咖啡
裡加糖添奶，用精緻的小咖啡匙攪拌幾下，嗅㠥
它與眾不同的馥郁香氣，在外頭氣候異常火熱而
室內有冷氣吹拂的下午，優美音樂旋律的陪伴
下，喝進一些生活的情趣。
遇上也愛咖啡的同伴，引為知己。呼朋喚友到

處去品嚐各種各類的咖啡。愛爾蘭、卡布其諾、
愛絲披拉索、莫卡、拿鐵，甚至咖啡酒，或者甚
麼也不加的純黑咖啡⋯⋯一家一家，一間一間，
被蠱惑的癡狂沉迷咖啡愛好者，快活地陶醉於其
中的無窮樂趣，怡然自得對前來試圖灌輸「咖啡
壞處」不停地游說希望我們從中逃脫的朋友回
答：「你們不會理解的啦！」
說的自然是品咖啡的樂趣。但這話全然無意

義，是沒有解釋的解釋。
惹人厭惡的黑色一點都不能討人歡心，黑色的

咖啡卻讓人縱情沉溺，含㠥慵懶適意的情愫，根
本不想脫身而出，自認理智非常的人也無法逃
離，委實是沒有道理，或許只能說情緒其實就是
非理性的。
每天無咖啡不歡的好友美玲說要戒咖啡不難，

因為她「起碼已戒過十多次了。」當然都是失敗
的紀錄。她對黑咖啡簡直是死心塌地情有獨鍾，
她自嘲沒法手起刀落果斷式地馬上和它絕交。
「萎靡不振的午後，來一杯提神的咖啡，眼睛即時
明亮發光，神采立刻飛揚跋扈。」這是她不願意
推辭咖啡陪伴的理由。
這樣說來，當籠罩在失落失意失敗失戀的沉沉

陰霾時，神奇的黑色咖啡可以扮演溫暖絢亮的太
陽角色吧！

從咖啡缺席到咖啡入侵我的生活令我愛不釋手
時，我已經走到需要細心為身體而調配出適當的
食物的中年。在潮流的驅逐下，咖啡早就被人排
除在健康食品之外。結果我和咖啡的戀愛，像是
不被社會群眾接受的婚外情，在親友間引起頗大
的迴響。
知我深愛咖啡的朋友關心地勸告：「咖啡對身

體沒有好處，戒了吧。」甚至到美玲家時，她沖
一壺咖啡給自己品嚐回味，卻不嫌麻煩地給我泡
別的「有營養」的飲料，「不要讓你家人批評你
交到壞朋友。」
家裡每一個人不約而同投我以反對票。中年女

性容易患上骨質疏鬆症，據說咖啡可能是其中一
個導致骨質流失的主要原因，反對最劇烈的人這
樣明是勸說實則在提醒，以我的年齡已經失去當
咖啡族的資格。
冷靜客觀的女兒在餐桌上義正辭嚴對我說「當

人人都說你做錯了，只有你一個人認為是對的時
候，那麼就是你本身出了問題，需要自我檢討的
人是你。」她做出一副「你這個媽媽怎麼如此無
知那麼不聽話讓人真是很擔心」的臉色把話繼續
接下去：「快快覺悟啦你！」
每天黃昏在家裡喝茶點時，我往往感覺自己

「獨立於蒼茫的曠野裡。」全家人用一種阻止的眼
神把視線的焦點一致放在我拎在嘴邊還沒啜進口
裡的咖啡杯上。
戒掉一種癮並不容易，像愛上一個人，已達到

刻骨銘心程度，以為是天荒地老的浪漫，突然要
你狠下心腸放棄他，這中間需要持續奮鬥和不斷
掙扎。
一直到有一天在電視廣告裡看到「為了你心愛

的人㠥想，請小心駕駛。」
向來意志薄弱的我因而下定決心向牽扯糾纏我

數十年不放的咖啡告別。
生活中缺少咖啡，開始有點難過，彷彿失去了

閒情逸致的情趣。那點痛楚雖不至於心碎，卻時
時浮㠥一股隱約的難捨，幾經思考、斟酌、估
量，終於，我願意「為了心愛我和我心愛的人㠥
想，小心飲食。」意思是，咖啡，往後一天只喝
一杯。

■裊裊的咖

啡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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